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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朔县人的心目中，腊月初八的红
粥一吃，就拉开了年的帷幕，“忙年”便
在紧锣密鼓声中进行着；大年三十的旺
火一焰，年的钟声正式敲响，在以后的
一个正月里，人们便沉浸在一片欢乐的
祥和之中。

按说，元宵节过罢，年也应该结束
了，可是朔县人偏偏又对年情有独钟，
理由是“过不了二月二，多会儿也不算
过罢年”。于是，二月二就成了年的压
轴戏，其不少习俗流传至今，今天就先
说引钱龙吧。

一
“欢欢儿睡，不敢叫唤啦，明儿早晨

你大大得‘引钱龙’哩。”每当二月二来
临的时候，四十年前二月初一晚上母亲
催赶我们兄妹睡觉的声音就回荡在我
的耳边。

二月二，引钱龙。这个习俗不仅朔
县讲究，我国北方的大多数地方都讲
究。那么，什么是钱龙呢？《汉语大词
典》给出了三个义项的解释：一、传说中
的一种龙。《南史·梁纪下·元帝》：“帝与
宫人幸玄湖苑，复见大蛇盘曲于前，群
小蛇绕之，并黑色。帝恶之。宫人曰：

‘此非怪也，恐是钱龙。’帝敕所司即日
取千万钱于蛇处以厌之。”二、指结成龙
的钱串。三、财神。唐段成式《西阳杂
俎·语资》：“马僕射既立勋业，颇自矜
伐，常有陶侃之意，故呼田悦为钱龙，至
今为义士非之。”元王晔《桃花女》第四
折：“也不索家贮神龟，户纳钱龙。畅道
术似君平，财如邓通。”

朔县人引的钱龙属于哪一种？当
地老辈人留下来的说法即是《汉语大
词典》解释的第一种义项——传说中
的龙。

二
我的一位朋友说，钱龙既然有财神

的义项，或许这引钱龙就是“引财神”。
我以为这仅仅是一种臆断而已。一是
朔县人“接财神”的日子是正月初二的
清晨，而且流传已久，根深蒂固了。二
是朔县人引钱龙有自己的一套做法。

去年我在《蒸装》一文里说到，朔县人
腊月里要赶制不少正月里吃的熟食制品，
蒸的炸的，荤的素的都有。在蒸花馍馍的
时候，家家户户都要捏一个面龙，记得小
时候，一看见母亲捏面龙，我和妹妹们好
像是明知故问：“妈——您儿做啥呢？”

“不敢作声，妈在捏钱龙哩。”母亲
一脸的虔诚，颇为神秘地回答，好像真
龙就要下凡一样。明明儿是面龙，咋就
叫成了钱龙？当时的心里很是不解，但
面对母亲满脸的神秘，又只好把疑问咽
回肚子里去。

一般来说，这个“钱龙”的剂量需要
三个花馍馍的起面，捏成圆锥体的盘龙
的形象，再在盘龙的身上用剪子铰两排
鱼麟一样的三角形小口，随后微微向上
挑一下，这个“龙”的形状就立起来啦。
但最为关键的一步是捏龙头，我们围在
炕沿前看，母亲精心地捏：龙的角、嘴、
牙、眼很快就在母亲的手下成型了。“能
啦。”母亲一边说一边把一枚黄澄澄的
制钱（如今制钱少了，就用硬币代替）含
在“钱龙”的嘴里。顿时，这个“钱龙”就
生气十足了。

“钱龙”捏好后，母亲就双手端在炕
头上“兴一兴”，然后放进笼床里蒸。待
出笼后，再给“龙”点上红色、绿色等颜
色。此时再看这个“钱龙”，确有一番气
吞万里的景象了。等凉冷后，母亲就双
手捧着这个“钱龙”，轻轻地放在米瓮
里，让“钱龙”好好地养精蓄锐，以期年

后二月二的到来。

三
不知不觉中，二月二就到了眼跟

前。
住平房小院的时候，朔县人家大都

备有一两个水瓮，不管是井水还是自来
水，都先担进瓮里储备起来，一般的水
瓮能存放三担多水。朔县人过年的水
瓮有个讲究：大年三十“接神”前担满水
瓮后，一个月中只能续水，不能清理瓮
底，需要一直等到二月初一的午饭后或
晚饭后才可以彻底清理一次。

水瓮好是好，但有一个缺点是它把
活水放成了死水，时间一长，瓮底就会
泛绿毛，影响水质。应对的办法就是勤

攉水瓮，即是每隔三五天或六七天，把
水瓮里的余水舀出去，擦洗干净。这种
做法就叫攉水瓮。一个月不攉水瓮自
然不卫生，但朔县人认为正月里攉水瓮
会坏了一年的好运。于是，宁愿吃水不
卫生些，也绝不能坏了全年的好运。说
来也怪，那时从未听说过由于瓮里的水
不卫生而致人生病的事。

我母亲一般是二月初一的午饭后就
把晚饭的用水从瓮里攉出来，倒在盆盆
里，然后便把水瓮扳倒平躺在地上，再把
头钻进瓮里，清理得干干净净为止。

四
我十来岁的时候，朔县人吃的还是

井水。我们十家巷口东侧操场街赵平
义家的大门口就有一眼水井，供我们全
巷和操场街、马神庙巷、砖窑巷的部分
居民使用。平时拔水不算紧张，但到了
二月二这一天就得排队了。

记得有一年，大约是1973年的二月
二清晨吧，天还未亮，母亲就把我从盖
窝圪筒喊起来：“赶紧些哇，你夜黑夜不
是说要跟你大大引钱龙呀？”

“不着急，先穿好衣裳。赶得早还
不如赶得巧哩。”父亲不慌不忙地接着
母亲的话。

我急忙穿好衣服，在母亲给戴上小

棉手套后，就睡眼朦胧地跟着父亲来到
井台前，担水的人已经排了一大串，有
的人已经架起担杖往回返了。此时，天
黑得看不清人的面目，但担水的街坊们
却相互打着招呼，盈满井台的祝福之声
与井里罐头的碰撞之声扭在一起，脆铃
铃的别有一番风味。

吃井水的年代，村里人用的多数是
辘轳绞水，省力气，但一次只能下一个
罐头适合一家一户或几户人家使用。
城里的公用水井显然不适合辘轳绞
水。朔县城里的四大井一次能下罐头
好像有十来个吧。就我们用的这个井，
并不算大，但一次也能下三四个罐头，
也就是说同时可供三四个人拔水。

如今“80后”出生的城里人，大概已

不知道拔水是怎么一回事了，在此我想
补上一笔：上井台担水，需要的工具是
一条担杖、两只水桶和一个带一丈多长
的大拇指粗细的麻绳子的罐头。一担
水大约需要七八罐头的水才能装满。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朔县人桶担还
基本上用的是木匠箍的制品，七十年代
中后期铁桶才取代了木桶。

话不觉说远了，还接着说和父亲引
钱龙的事吧。

大约等了十几分钟，我父亲终于拔
满了一担水，右手拿着那个木罐头，担
杖放在左肩上，一边猫腰勾起两只木
桶，一边喊我回家。“大大，我给您儿拿
上罐头哇。”

“赶紧回哇，怕你拿不动哩。”
我只好跟在父亲的背后欢欢儿

地走。

五
我家的水瓮放在堂间。那时人们

不富裕，家家户户的堂间不安电灯，对，
是黑摸的。父亲担水回来后，母亲已把
那盏煤油灯点亮啦，是墩在正面的大红
洋箱上的，放射着暖融融的光芒。

此时，母亲早已把那个面捏的“钱
龙”放在了水瓮的半个盖子上，只见“钱
龙”的脖子上栓了一根鲜艳的红头绳。

“你先把桶担放下，卬还没放镚镚
哩。”母亲说着回屋里取出一枚崭新的

“二分“钢镚溜进了水瓮里。同时笑着
给了我一板子鞭炮和三个大麻炮说：

“赶紧给妈出院响去，你不是说要引钱
龙呀？”

“啪啦啦”“咚——当”几声脆响，二
百响的小鞭炮和三个大炮转眼之间不
见了踪影。

等我回家后，母亲急着对父亲说：
“能啦，赶紧倒哇。”

“刷啦啦”一声响，父亲把一桶水倒
进了水瓮里。

“闹好啦，钱龙引回来啦。赶紧再
去担哇，今儿可得担满水瓮哩。”母亲十
分满意地“命令”着父亲。

六
朔县城里大约是 1974 年开始用上

自来水的。当时的自来水塔就建在紧
挨着南城门的城墙上，水质十分甘甜，
比我们巷子口头的井水好喝多了，熬出
来的小米稀粥也好像闪着金光一样。

然而，城里一开始的公用水房较
少，我们巷子里的人担水需要到东大街
的大寺庙门口或北大街与操场街的交
叉路口上，来回一趟大约一里地还多
哩。遇上引钱龙这一天，担水的队伍排
得比巨龙还长，再加上此时水龙头里出
来的水连驴子尿得急也没有，往往是五
更天就排上了队，到了早上七点多了，
也顶多能担回一担水来。但是，这丝毫
没有影响了人们引钱龙的高涨的热情，
早晨要是担不满水瓮，中午接着担，直
到担满为止。用我母亲的话说，这才叫
圆满、顺当哩。

大约到了1990年后，朔县城里的自
来水开始走进了居民的小院，吃水条件大
为改善，再也不用排什么队了。二月二引
钱龙就是一件很得心应手的事了。虽然
说用不着早起排队了，但人们依旧起来得
很早，大炮似乎响得比七八十年代更早
了、更多了。因为九十年代与七八十年代
比，人们的生活已经有了质的飞跃。

如今，朔县早已变成了朔州市，平
房变成了楼房。水龙头已接在了厨房，
引钱龙就更方便了。然而，当年井台
上、水房前担水引钱龙的乐趣却没有
了，年轻人的家庭大概也不再捏什么

“钱龙”了。我妻子传承了我母亲的做
法，年年“蒸装”的时候都要捏一个“钱
龙”，等待着二月二的到来。

时代在变化，习俗也会发生变化，
今年的二月二尚未到来，回想往年的引
钱龙，从清晨此起彼伏的震耳欲聋的花
炮声中，我们依然听出了朔州人对这一
节日的无限的陶醉。

朔县年俗杂忆（七十七）

二月二二月二（（ 上 篇上 篇 ））
●●陈永胜陈永胜

近几年，做饭相对从容，能自己做
的绝不买，能在家吃的绝不出去。实践
出真知，我的厨艺是突飞猛进，尤其是
那些麻辣菜操练得更是得心应手，郫县
豆瓣酱、大红袍火锅底料一搭配保准活
色生香，或者只要一包海底捞生产的

“筷手小厨”就能搞定。某一天，我在清
理压完莜面的饸饹床子时，忽然就生发
了一个推莜面窝窝的念头。

我一直觉得，莜面窝窝是莜面饭里
最高级的一个版本，我说的是纯手工做
出来的窝窝，而不是用饸饹床子换个底
子压出来的那种窝窝。曾经有人给我
推荐过可以一次压制出七个莜面窝窝
的饸饹床底子，我拒绝了。在吃的问题
上，还是认真一点比较好。

我把从饸饹床上抠下来的那一小
团面反复揉搓一番，就在厨房的大理石
台面上很认真地推了起来。我念念叨
叨地数说我爷爷的窝窝推得如何如何
好，一面回想着他老人家推窝窝的一招
一式，一次一次地重复着揉、按、推、卷
的动作，虽然不很成功，但隐隐约约似
乎有一种叫做灵感的东西从手掌底下
滋生出来。

从那以后，每次做莜面我都会揪一
块面练练手，但长进不大。直到有一
天，我推出了一张薄而均匀的面片，并
且卷得像模像样了，我确信我一定能学
会推窝窝。

截至目前，我的推窝窝技术还在实
验阶段，又慢又不稳定，时好时坏，还不

能批量生产，但理论水平提升不少。我
觉得推窝窝的那个“推”字是成就窝窝
的关键一步。之前，我其实一直是在按
压，而不是推。按压的结果就是面团无
法舒展，而且和石板贴合太死。这样的
面片子短而厚，一揭就烂了，即便卷起
来，品相不好，品质糟糕，更不会有那种
轻薄的大面片子绕指翻飞几圈，被卷成
一个桶子那样的艺术效果。

推窝窝的高手我见识过不少，但要
我做评委的话，第一名一定是我爷爷。

我爷爷这个人脾气古怪，不随群也
不随和，我行我素固执己见，从来不擅
也不屑于人情世故家长里短。这些特
点，放在一个成功的人身上是个性，放
在一般人身上就是毛病。我爷爷当然
是一般人，因此，上述几点自然就是人
家诟病他的理由。我爷爷其实是辉煌
过的，十七八岁（大约一九四七、四八
年）就在县贸易局当保管，被人们公认
为“有办法的人”。经济方面也宽绰，在
他哥哥，我大爷爷丢了骡子的时候，他
能一下给掏出足够买一匹马的钱！骡
子换马！一扫我大爷爷丢骡子的绝望
懊恼。我爷爷这种豪爽大气，这种底气
十足的潇洒不是辉煌是什么？

解放后，他就到了大同一个叫做鸦
儿崖（音“年”）的矿上当了工人，不是一
般工人，是队长。赶上了“六二压”，被
压缩回村了。这一压，彻底终结了他的
工人生涯，变成了农民，不是一般农民，
一个给大队赶马车的农民。

我常想，我爷爷的古怪离群一定与
这些人生际遇有着隐秘而必然的联系。

像那个年代的绝大多数男人一样，
我爷爷一般不做饭，唯独做莜面的时
候，才会露一手。也可以这么说，只有
金贵的莜面才配得上我爷爷的重视，也
因为我爷爷的参与，吃莜面就显得隆重
而庄严，甚至有了和吃油糕吃饺子同等
分量的仪式感。从和面到搋面，他亲力
亲为。我爷爷和面有讲究，和的是“一
水面”，就是一次性把水泼进去，泼到比
例适中。你想吧，这一水面是不是有难
度？我一开始和面，不管和什么面都是
是软了加面，硬了加水，手忙脚乱很狼
狈，还总是毛毛糙糙疙疙瘩瘩和不光
滑。就一水面这个事情，我觉得我爷爷
其实是个高标准的人——没有难度的
事情他是不屑于做的。

和好了面，爷爷将面团成一个柱状
立在面盔里。这时候，奶奶就请出了那
块豆青色的石板。那块石板真是一块
好石板，光滑油润，有玉的光泽。见
识过玉石以后，我常常揣测那块石板
或 许 就 是 一 块 有 年 头 的 玉 石 籽 料 。
有多大潜在价值，不好说，但凭我奶
奶的性格和对物品的珍爱，石板应该
有些年代了。

我爷爷揪一块面，放在石板上团那
么几下，手指并拢，手掌发力，一推就是
一张大约和他手掌一般大的面片。这
时候的面片还只能叫做窝窝坯子，需要
轻轻揭起来，顺势在手指上卷成了桶状

才算成型了。爷爷手大，推出来的是大
窝窝，立在笼里足有二寸多高，基本和
笼沿平齐，从上看就是一个一个很规则
的圆圈圈。我想窝窝之名应该就是来
源于这些圆圈圈——一个圆圈就像一
个酒窝，很多很多的圆圈并列就像蜂
窝！叫窝窝绝对恰如其分。

我爷爷走了已经十二年了。在我
的记忆中，他屈着小腿靠着墙或者被
子半躺在炕上的形象依然很清晰。伴
随那个姿势的神态很专注，而且总是
盯着一处看，一看就是老半天。现在
想来，爷爷一定是在思考着什么，或者
有什么心事无处诉说，只能一个人慢
慢消化。我们小时候，爷爷的这种专
注是有一定威慑力的，这种威慑丝毫
不逊于他当工人时发的那根厚实生硬
的皮裤带。

关于皮裤带的典故是这样的：小时
候，我和大我四岁的三姑是很能闹腾
的，尤其是爷爷睡午觉的时候，我们俩
总是不闹出点动静誓不罢休，皮裤带是
奶奶吓唬我们的最后一招，奶奶说：聒
醒你爷来，拿皮裤带抽你们呀！实际
上，我爷从来没抽过我们。

我是从小看着我爷爷推窝窝长大
的，我是孙辈中伴随他时间最长的一个，
这一点无可争议——长房长孙女！我
当然也是吃爷爷特意给我推莜面窝窝
最多的那个孙女儿。说我爷爷推窝窝
第一名有点狭隘和私心，不过在莜面窝
窝的标准问题上我还是有发言权的。
至于推窝窝，我只能尽力而为了。我也
一把岁数的人了，又不准备到饭店应聘
面案师傅，推到哪一步算哪一步吧。

我没把我爷爷推窝窝的手艺给传
承下来，多少有点遗憾。可是，骨子里，
我还是不可避免地和他有些相像，而且
越是上岁数越像。真是应了那句老话
了：人有种，谷有垄。这简直就是没有
办法的事情！

说起个窝窝想起个你
●杨晓兰

王孝 书

2022 年 11 月，中国人民银行朔州
市中心支行编纂的《中国人民银行朔
州市中心支行纪略》（以下简称《纪
略》），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这是该
行打造的朔州金融文化成果“志”“略”

“藏”“记”系列丛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继 2021 年 12 月《朔州市金融志》出
版后，又一部史志类姊妹篇也是《朔州
市金融志》极其重要的史料佐证，堪称
朔州市金融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盛
事，可喜可贺！

反复阅读体悟全书，带给我无限的
体验乐趣和丰富的专业滋养，更深切感
受到该书的历史意义与学术价值。

沉寂档案抢救发掘
还原历史传承文化

2020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朔州市
中心支行着手编纂

《朔州市金融志》。
本着“对历史负责、
为现实服务、替未
来着想”的敬业精
神和治学态度，编
纂人员深入档案
库 ，累 计 筛 选 出
2800 余份历史档
案，为《朔州金融
志》公开出版发行
奠定了扎实基础。

《纪略》以中国
人民银行驻朔机构
为基本单元，以中
国人民银行朔县支
行、中国人民银行
朔州分行和中国人
民银行朔州市中心
支行档案资料为主
体，以钢笔毛笔手
工书写、油笔复写、
蜡板刻印、铅字印
刷、计算机打印等
不同时期史料原貌
的影印件为载体，
通过收集整理、编
码扫描、繁简文字
转换、电子归档、分
类编辑和文献编选
等流程环节，历时
一年多编纂成书。

《纪略》全书真
实地还原了中国人
民银行朔县支行自
1949年9月成立以
来至 2020 年中国
人民银行朔州市中
心支行各个时期的
发展脉络，见证了
中国人民银行驻朔
机构的历史变迁，
展示了驻地中国人
民银行在党的建
设、货币投放、信贷
管理、人事和劳资
管理、财务会计、储
蓄业务、金融监管、
安全保卫、纪检监
察等方面的工作风
貌和发展成就，记
录了朔州金融人“其始也简,将毕也钜”
的创业史、奋斗史。

纲目清晰渐次展开
上下对应贯通一体

《纪略》全书分上、下两册，设 12
章，大 16K 本，1462 页。以时为经、以
事为纬，上限追溯至1949年，下限断至
2020 年。彩插页的个别人物及图片适
当下延。以章目结构为主，体例统一
规范，时序脉络清晰。《纪略》共分 12
章，章下设目，单体史料独立成目，内
容完整。章下序概述全面精准，文字
简洁明了。后列附录、跋。

书中上册编录 1949—1998 年档案
文件94份，以文档扫描影印件为载体，
分制度建设、人事管理、工作部署、业
务报告、工作总结五章，呈现了社会主
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制度建设、业
务开展、履职实践和曲折探索等。下
册汇辑 163 份资料文件，116.6 万字，在
对上册部分影印资料重新标释，简、繁
体对照，手写体、印书体转换的基础
上，增加 1999—2020 年各类文件 37

份，以电子版文字方式，设制度建设、
人员配置、工资级别、工作安排、先进
模范、业务报告、工作总结七章编排。
其中绝大部分资料为首次公开出版，
对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朔州地区金融
业发展历程和管理体制调整变革具有
重要参考价值。

上册封面正中为战国新城尖足布
币图案。1963 年在朔县罗疃村和阳高
县均发现了新城布币。新城是雁门关
以北最早的城邑之一，也是战国时期
赵国在今朔同地区仅有的两处钱币鼓
铸地之一。据《史记正义》和《括地志》
两部唐代史书所载，新城就在如今朔
城区梵王寺村一带。新城尖足布币十
分珍贵，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钱币
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处均有收藏，属
于珍稀品，朔州地区悠久璀璨的钱币

文化可由此一窥。封
底影印“朔县人民政
府”人事调动专用印
章图样，体现了中国
人民银行是“政府的
银行”；正中图案为清
朝三式钱，钱正面文

“顺治通宝”，背文左
“阳”右“一厘”，为权
银钱，“一厘”二字为
折银一厘（一厘折银
一分，十分折银一钱，
十钱折银一两）。孙
仲汇等五人编著的

《简明钱币词典》将此
枚钱币确定为 5 上，
较为珍贵。

下册封面正中为
东周方足布币图案。
1963 年阳高县长城
乡天桥村出土的一万
余枚布币中，只有一
枚金文东周布币，是
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
发现的首枚东周布
币，堪称稀世珍品。
封底为 1999 年 1 月 1
日中国人民银行朔州
市分行更名为“中国
人民银行朔州市中心
支行”“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金库朔州市中
心支库”“国家外汇管
理局朔州市中心支
局”之后的牌匾影印
件。

纵观全书，具有
系统思维、整体视角、
贯通融合的特点。同
时，首开党政公文繁
体变简体的对照先
河，对专业研究人员
和科研机构比较研究
不同时期规范党政实
用公文格式、文种选
用、文稿起草撰写等
很有帮助，也为研究
朔州市域金融发展史
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
政材料，值得珍藏。

穿透朔州历史
时空

填补金融文化空白
中国人民银行驻朔机构作为政治

机关，70多年来，始终坚持党对金融工
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始终坚持践行金
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专业性，履
职担当，尽责有为，贯彻执行货币政
策，维护辖区金融稳定，提升金融管理
服务，完成了历史与时代赋予的重大
任务，为支撑和保障地方经济发展发
挥了重要作用。《纪略》通过中国人民
银行驻朔机构发展的部分历史切片，
以一域局部缩影，较为全貌地映照出
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管理全国金融业发
展波澜壮阔的雄宏画卷。

以史为鉴,明智力行。在深入贯彻
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在奋
力开启全面建设现代化新征程上，赓续
传承朔州金融人的优良传统和可资借鉴
的经验做法，以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担
当起新时代赋予的责任和使命，明责于
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不负韶华，踔厉
奋发，不断开创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新
篇章，朔州金融人一直在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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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按姓名笔划为序）
丁来杭 于伟国 于忠福 万立

骏 卫 小 春 马 立 群 王 可 王 刚
王红（女，满族） 王志民 王希勤 王
学成 王宝山 王建武 王洪祥 王
超 王瑞贺 王毅 王巍 方向 巴
音朝鲁（蒙古族） 巴莫曲布嫫（女，彝
族） 邓秀新 古小玉 布小林（女，蒙
古族） 叶赞平 史耀斌 冉博（苗
族） 白尚成（回族） 丛斌 包信和
吕世明 吕忠梅（女） 吕建 吕彩霞
（女） 朱明春 刘仓理 刘修文 刘
俊臣 闫傲霜（女） 江天亮（土家族）
江金权 汤维建 安立佳 安兆庆
（锡伯族） 许为钢 许达哲 许安标
孙其信 孙宪忠 孙菊生 杜小光
（白族） 杜家毫 李宁 李纪恒 李

钺锋 李敬泽 李锦斌 李静海 李
慧琼（女） 李毅 李巍 杨永英（女，
布依族） 杨关林（锡伯族） 杨振武
杨晓超 束为 肖开提·依明（维吾尔
族） 吴一戎 吴立新 吴杰明 吴晶
（女） 吴普特 邱学强 何平 何新
谷振春 汪铁民 沙尔合提·阿汗（哈
萨克族） 沈金龙 沈金强 沈春耀
沈政昌 宋秀岩（女） 宋锐 张太范
（朝鲜族） 张伟（女） 张守攻 张轩
（女） 张妹芝（女） 张勇 张涛 张
道宏 张嘉极 陈福利 武增（女）
苻彩香（女，黎族） 范骁骏 林锐 欧
阳昌琼 罗琦 周亚宁 周光权 周
敏（女） 庞丽娟（女） 底青云（女，回
族） 郑卫平 郑功成 郑军里（瑶
族） 郑建闽 郝平 胡晓犁 钟山
钟志华 段春华 信春鹰（女） 侯建

国 娄勤俭 骆源 秦生祥 袁誉柏
袁曙宏 夏光 钱前 徐玉善（女，傣
族） 徐永军 徐晓 徐辉 翁杰明
高开贤 高友东 高松 郭树清 郭
振华 郭雷 唐华俊 黄志贤 黄明
黄俊华（壮族） 曹鸿鸣 鄂竟平 鹿
心社 彭金辉（彝族） 蒋卓庆 蒋超
良 景 汉 朝 程 林 程 京 程 学 源
傅自应 谢经荣 甄占民 嘉木样·洛
桑久美·图丹却吉尼玛（藏族） 赫捷
鲜铁可 雒树刚 谭天星 谭琳（女）
颜珂（女）

现予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2023年3月11日于北京
（新华社北京3月11日电）

（上接第1版）
出席闭幕会的领导同志还有：马

兴瑞、王晨、王毅、尹力、刘鹤、刘国
中、许其亮、孙春兰、李干杰、李书磊、
李鸿忠、杨晓渡、何卫东、何立峰、张
又侠、张国清、陈文清、陈吉宁、陈敏
尔、袁家军、黄坤明、刘金国、王小洪、
王东明、肖捷、郑建邦、丁仲礼、郝明
金、蔡达峰、何维、武维华、铁凝、彭清
华、张庆伟、洛桑江村、雪克来提·扎
克尔、魏凤和、赵克志、张军、应勇、曹
建明、张春贤、吉炳轩、艾力更·依明
巴海、万鄂湘、陈竺、白玛赤林、张庆
黎、刘奇葆、万钢、卢展工、马飚、陈晓
光、夏宝龙、杨传堂、李斌、汪永清、辜
胜阻、刘新成等。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
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闭幕
会。外国驻华使节、海外侨胞等应邀
旁听闭幕会。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闭幕。
闭幕会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

导人与出席会议的全体政协委员合
影留念。


